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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苏兴化作家群

为代表的一大批生于里下河、长于里下河的作

家，携其“里下河式书写”相继登上文坛，其文学

创作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一个充分体现文

学地理特点的文学流派——里下河文学流派逐

渐形成。里下河文学流派深深根植于里下河地区

深厚的文化土壤，是目前中国文学界最具活力、

正在成长中的文学流派之一。从2013年起，泰州

市连续举办六届全国里下河文学流派研讨会。6

年来，一系列活动及成果让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发

展脉络愈发清晰而丰富。

11月23日至24日，第七届全国里下河文学

流派研讨会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

作家、评论家、学者围绕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

品、“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特质”、“里下河散

文的传统与新变”、“里下河文学高地建设中的

新生长点”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意义

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在给研讨会议召

开的贺信中肯定了里下河文学近些年来所取得

的丰硕成果。他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里下

河文学流派不断发展壮大，涌现出了以汪曾祺先

生为代表的一大批足以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

优秀作家作品。这些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展

示了里下河地域独特的人文风情，既呈现出里下

河大地的原生状态，又以自身的方式讲述里下河

故事，传达里下河经验，以独有的姿态为当代中

国文学的写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近年来，里下

河文学流派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论在流

派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文学创作方面，均取得

了不俗成绩，可谓创作与研究双丰收。我们欣喜

地看到，里下河文学流派已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上

的重要板块之一。

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认为，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里下河文学流派根植于里下河深厚的文化

土壤，它属于里下河，属于江苏省，同时也是全国

乃至全世界重要的文学财富。近年来，江苏省作

协与《文艺报》社、泰州市文联、泰州学院等单位

连续召开了六届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联合成立

了中国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在国内重要文学刊

物推出学术研究文章和新闻报道100余篇，出版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36册800余万字，编

辑出版《里下河文学》年刊，推出学术研究文章

240余篇。这些成果更为准确地透视里下河文学

的内涵，引发人们对里下河作家作品的高度关

注。不仅如此，近年来里下河文学流派在创作方

面也是硕果累累，里下河文学流派长篇小说资助

项目、“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星书系”、里下河生

态写作计划等，每年都有新的优秀作品问世。通

过一系列扎实的工作，现在的里下河文学已成为

中国文学中充满活力和巨大潜力的一支重要力

量，成为当下全国文学界的一道靓丽风景。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里下河

文学流派出现于苏中，成长于江苏，辐射向全国，

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重

要成果与突出现象。人们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

究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所蕴涵的文学与乡土

文脉，与平民美学、与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种

种联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广博而丰厚的意蕴。这

些人文蕴含与文学品质，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主

要特色之所在，也是它的艺术厚度与美学高度之

所在，深入解读这些文学与文化问题，挖掘和总

结蕴藏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深入阐释里下河文

学流派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推动中国当代

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有积极意义。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谈到，7年前，

泰州文联以极大的胆识、勇气，提出了“里下河文

学流派”的概念，也许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

点忐忑，但是经过7年的不断努力，通过创作和

研究的双重实践，证明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概

念是可以成立的。经过里下河文学流派广大作家

以及广大研究者的辛勤耕耘，里下河文学流派已

经成为江苏文学的重要板块，成为中国文坛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需要特别重视的是，里下河文学

流派是“活”的流派，不是文学史上固化的概念，

因此，它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说，不知道明

天有什么惊喜等着我们，因此也更令人

期待。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特质

泰州市文联党组书记、

主席刘仁前从水意与诗意、

温润与温暖、悲悯与叩

问三个角度来阐释里

下河文学的审美特质：“水”孕育了里下河文明，

在人们长期生产和交流中，里下河地区形成了与

“水”难分难解的文化品格，它细腻、温婉、节制、

冲淡。“水”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重要的组

成部分。“水”的色彩、水乡风情，在里下河文学流

派作家文本中几乎是随处可见的。水，不仅构成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作品的重要内容，亦成为影

响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水也让里下河文

学流派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温情、诗意的日常生

活。里下河的诸多作家习惯于以回忆性的、诗意

的叙述语调书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毕飞宇的《地

球上的王家庄》、曹文轩的《甜橙树》、鲁敏的《逝

者的恩泽》、沙黑的《街民》、庞余亮的《出嫁时你

哭不哭》、刘春龙的《垛上》、顾坚的《元红》等作品

注重表现里下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注重书写生

活表象之下的温情与诗意。这些都表明一种温

情、诗意的“日常生活”叙事法则，已经在里下河

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中发芽生长。受水文化的影

响，温润构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底色。汪曾祺

的代表作《大淖记事》《受戒》、毕飞宇的《平原》

《玉米》、费振钟、王干的里下河文化散文系列、曹

文轩的《草房子》、朱辉的《白驹》、庞余亮的《薄

荷》、顾坚的《元红》、刘春龙《垛上》等，各种温润

的水乡情致，融化在人物的日常生活与灵魂背景

里。这种温润尤其表现在女性形象的刻画上。里

下河质朴的乡土特色表现在作家作品上，还体现

出一种温暖的乡土精神。这种温暖还表现为对日

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体现出平民主义生活美学。

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对人物的塑造充满了深厚

的悲悯精神，他们的笔下没有“至善”也没有“至

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没有十

全十美，也没有十恶不赦，即便是一个所谓的坏

人，也有善良的一面，反之，好人也有许多不足之

处。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家们的内心

产生了许多的迷惑与忧虑，从前传统的乡土经

验，在遭遇一种陌生的城乡变革经验的时候，难

免产生不适感，甚至反感。比如，土地的流转与流

失，城市化与乡村规模化经营，乡村道德伦理式

微等迫切的现实问题与人性的挣扎、心灵创伤等

内在的焦灼，依然纠结于当下的乡村社会。面对

乡村新的躁动，传统价值观念遭遇新的挑战。就

今后的创作而言，里下河的作家们还需要深入了

解、研究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而作出自己相对理

性的价值判断。“城”与“乡”不应该完全对立起

来，不应该一味表现孰优孰劣、孰轻孰重，而是应

该葆有小说家的责任与良知，不是在乡村的表象

上停留，而是有意识地向乡村地域文化的延续与

变迁、乡村伦理的重建等纵深领域拓展，既有对

传统的追溯，自我的发掘，也在重估历史、构建新

的乡村现实，这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新的

创作方向。

南京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江苏省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温潘亚用“清丽本真”来概括里下

河文学流派的创作品质。清丽是其故事、叙事、语

言与日常生活一致，舒缓、清淡而亮丽；本真是指

无理性雕琢、加工痕迹，直书生活原貌。“百姓日

用即道”思想主导下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具有鲜明

的“清丽本真”特征：一是里下河文学摒弃理性主

义本质观，书写日常生活原生态，再现里下河人

共同的生存结构。里下河文学以极其冷静而细腻

的笔触把生活事实和盘托出，没有任何宏大叙事

的使命感，也不提供关于历史规律的任何信息。

在“原生态”描写中，深刻揭示了人生内在真理与

秩序。二是里下河文学并不追求纯粹的“零度”写

作，它只是用来说明作家对生活事实的坚守以及

客观冷静的叙事方式。里下河文学关注人性与人

情，具有明确的价值追求，与新历史主义的无序

与非理性有着本质区别。三是“百姓日用即道”观

念的影响非常深刻。里下河人深信，人的情感、欲

望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坚决反对贪欲、恶欲、不

孝、不悌、纵欲等与自然、和谐对立的邪恶欲望，

人生观念清丽本真、性情开朗而明丽。历代里下

河人生活自足，生活内容素朴、单纯。里下河水系

通达，清澈激荡，水草丰美；油菜花开，一片金黄；

芦苇茂盛，碧水连天；水上森林，清新优雅；人物

俊朗，习俗开明。四是里下河文学从作家到受众，

从作品内容到解读均属于朴素的大众文学。她描

述大众人生，健康而质朴，再现自然本真人性；她

关注大众，积极乐观；人物鲜活朴实，不庸俗亦无

高大上的夸饰。

扬州市职业大学师范学院副院长孙生民从

汪曾祺如何谈自己的创作中窥视里下河文学流

派的审美特质：一是描绘日常生活的诗意美，做

到“人间送小温”，体现泰州学派的“日用即道”的

精神，呈现日常生活美学意蕴，着力表现一种有

意味的充满诗性的人生形式。二是从“小”处着

手，“以小见大”，以日常生活及细节为特征的叙

事美学，关注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更多的是

少年成长小说，主人公身上有强烈的艺术气质或

者说文人气质。三是回溯的叙述视角，悲天悯人

的挽歌调子，没有西方惊天动地的悲剧或者说没

有大喜大悲，却有东方式地久天长的悲凉，形成

了淡淡的喜悦与淡淡忧伤的美学风格和悲天悯

人的情怀。四是注重童年经验和地域特征，强调

民俗风情的描写，讲究氛围的创造，写童年、故

乡，写记忆里的人和事，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喧

哗和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在浑朴自

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形成散文化小

说或诗化小说风格，也可称风俗画小说。五是讲

究语言的经营。文章的叙述语言简洁干净，文白

相间，节制而富有弹性。语言清清爽爽，干净利

索，一点不拖泥带水，少用修饰词而多用叙述性

的白描，追求诗性的文体。

《大家》主编周明全从文学的发展角度看里

下河文学流派建构的意义。他认为，从流派这一

概念而言，与作家群不同的是，里下河文学流派

其内涵和外延更为广阔深远，不仅体现在地域性

这一方面，而且囊括了不同代际、不同文体、不同

文学理念和创作方法等等。就其区域性而言，里

下河文学流派的成员大致包括三类：一是出生在

里下河地区，在度过青少年时代以后，到其他区

域工作并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二是自出生以

来，一直在里下河地区从事创作，从未离开过出

生地的作家；三是出生在其他区域，后因某种个

人或历史的原因（如“文革”插队）来到里下河地

区，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

家不论属于哪种情况，均受到里下河地方文化和

民情风俗的影响，他们植根于里下河文化，受里

下河文化的熏染，作品呈现出文化的共同性和美

学追求的共生性。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晓琴谈到里

下河文学流派的小说特质时认为，里下河小说的

心理性以及神采飞扬的讲述语言，是里下河文学

流派小说最突出的一个特色，这种特色可能与扬

州一带自古即蜚声远近的“评话”、以及苏州的

“评弹”文化有关系。里下河的小说家们显示了在

语言与叙述方面无与伦比的才华，这种才华使故

事的戏剧性都内在化了。虽然有批评家也曾委婉

地批评里下河小说戏剧性较弱的问题，但实际

上，不是小说的戏剧性弱，而是小说家们的语言

太突出了。后者掩盖了前者的地位和作用，在毕

飞宇的《推拿》《平原》、朱辉的《白驹》、刘仁前的

《香河》、庞余亮的《有的人》、顾坚的《元红》、刘春

龙的《垛上》等长篇小说及毕飞宇的《玉米》等短

篇小说中，不能简单地看待戏剧性冲突的强弱。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风貌使这个地方在长期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偏不倚、中庸雅正的

地方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作用于每一个成长

于此地的作家，他们笔下的小说世界便形成了与

此相呼应的精神质地，青年评论家黄玲把这种精

神质地称之为“温情现实主义”。她认为，里下河

一带作家普遍受明代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

思想影响，在小说中给了日常生活以郑重的注视

与书写。在里下河小说里，汪曾祺可以用很多笔

墨津津有味地谈论一道菜的做法与吃法，毕飞宇

对农村妇女家长里短怀有天生的描摹兴趣，鲁敏

对乡村伦理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的神秘而骇人

的力量敬畏又沉迷，朱辉的小说几乎都是家庭故

事，日常生活在里下河小说家笔下获得了光明正

大的地位。当然，里下河小说注重日常生活，这不

仅是从小说的内容层面说的，更重要的是小说家

的态度，他们不是为了写日常而写日常，而是他

们真正的兴趣就在日常，生命如何在具体的日子

里展开，情感如何在一种生活里落实，这才是里

下河小说家们真正关注的。他们的小说写的都是

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触手可及的现实，因

此，他们的小说相比于一些宏大叙事更温暖，也

更柔软。他们认为日常生活是历史的血肉，也是

可以穿越时代的、最为恒常的力量，因此日常生

活最有真意，也最有深意。这是里下河小说家们

的伦理观和哲学观。

扬州大学教授叶橹关注里下河的诗歌创作，

他分析了子川、庞余亮、布兰臣、姜桦几位诗人的

创作，认为这些诗人对水网的生存环境有着深切

体验，所以在他们笔下，经常会出现以“水”为题

材却又意涵多重韵味的诗篇。里下河的水网地域

特色，曾经是它滋润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生存的一

大优势。所以在一些诗人的笔下，里下河的水域，

不仅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也寄托着他们

对未来的期待。里下河水域作为一种人类生存的

局部生存环境，它之所以被诗人作为题材写进诗

中，必定是因为诗人从中感受和体验到了对自身

命运的思考。所以无论是有关它的滋润、流动乃

至暴虐，其实传达的都是人类社会进程中对自身

命运的表现。当人们从它的滋润和流动中表现了

一种对自身命运的感悟时，它是温情和前行的，

而当它以“洪水”的形态肆虐时，人们难免会对它

心存畏惧。这种文学现象其实正是人类历史进程

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杨学民认为，里下

河文学流派的崛起，改写了江苏当代文学地理版

图，甚至可以说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地

理，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里下河文学

流派小说不同于宏大叙事，也区别于先锋派小

说、新写实小说，虽然它与新写实小说都归属于

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叙事相比，里下河文学流

派关注的是民间而非庙堂，即使在作品中关涉重

大政治题材、主题，它也将其置放到日常生活时

空中来展开，以民间立场、态度来理解、评价和进

行艺术处理。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历史的本体和小

说的生活基础。而与新写实小说相比，里下河文

学流派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主体性”的回归

和自觉。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同样具有现实主义

精神，但放弃了“零度情感”，转而追求有滋有味

地、有节制地叙事，寻求表现生活的诗意美，表现

出对自由人性的热切赞美。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

与新写实小说一样，都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拉开

了距离，不再追求生活的传奇，不再刻意书写戏

剧性矛盾冲突，而是自然地、本色地展现生活，但

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没有放弃对“生活”的选择。

在追求自然地展现乡土时空体时，始终保持着对

天空的仰望、对意义的捕捉、对悲天悯人境界的

由衷赞美，超越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的维度一直

存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古典主义倾向。

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不只是回归到了日常生活

领域，解放了作家把握生活的视角，而且进一步

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审美地书写日常生活，

这是对宏大叙事、新写实小说的反拨，也是对以

京派小说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的继承和

发展。除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古典的倾向

之外，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

表现在对小说文体的创新方面以及在叙事艺术

层面的贡献。

里下河散文的传统与新变

作为从里下河地区成长起来的一名散文作

家，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吴光辉对里

下河区域的民众性格的个人感悟是悲情与悲壮。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里下河的水土充满了悲剧

性质，养育出来的必然是充满悲情性格的民众。

里下河的地势如同锅底洼，在历史上长期饱受黄

河夺淮的水灾之苦，也正是南宋时期黄河夺淮的

水患，使这片原本富庶的土地，一下子变成了充

满灾难的贫困地区。贫困与灾难使这里的民众，

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特有的悲剧情结。所以吴光辉

努力在里下河区域特色散文的创作中表达自己

的悲剧审美，他特别关注这个区域悲情悲壮的性

格，去进行散文审美与意象营造。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炜认为，经过

多年发展的里下河文学，因内在的文学共同性，

它的流派特征已初步显现——恬淡冲和，内敛中

庸。从地理上看，“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河湖众

多，素有‘无舟楫不行’‘自古昭阳好避兵’之称。”

这种独特的地质地貌，反映到文学上就是“水”

“土”交融的文化品格。“作为苏北水乡的里下河，

同时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绵延其中的

便是这一地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文化精神：‘水’

与‘土’的精神，在文字中则表现为一种刚柔并济

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释放出细腻、自由、温

婉、灵动的精神姿态，而‘土’的品格却又绽放出

朴实、顽强、倔强、刚毅的生命风姿。”当这种“水”

“土”交融的文化品格，自然内化到该地域作家的

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明显的里下河特色。但这

种特色归根结底只是对其共同性的一种概括。而

以共同性归纳起来的里下河文学也有它的差异

性。就散文而言，这种差异性表现得尤为明显。里

下河文学流派的奠基者、老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

汪曾祺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兴化更为丰富，他的

散文始终沉静于他的个人气质——恬静、散淡、

安详。因而，在现有的批评话语中，对其气质的勾

勒也多围绕着名士风度、蔼然仁者等角度来展

开。他的散文作品多以宽阔浑厚的文人视角来表

现和谐的、本真的、有滋味的生活面相。当然，这

其中也蕴藉了诸多庞杂的人生况味。而文笔师从

汪曾祺的刘仁前，他的选材、句式、笔法确有汪氏

的影子，但与汪氏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加看重情

感的直接表达。这种直抒胸臆式的抒情方式，在

《楚水风物》中多是叙述之外的“简笔”。

常熟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周红莉从中国散

文传统进入“里下河散文”研究，她认为，中国散

文从先秦诸子到两汉史传到明清散文，一直沿着

两条路径前进。一条是“文以载道”的散文传统，

这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主流，“立意为宗”“忧患意

识”“家国情怀”构成了散文传统的要义，也确认

了社会功用在中国传统散文中的精神价值。另一

条是追求个性和言志的抒情散文，强调散文的感

情性和心灵性，指向中国散文内在的审美感知。

而汪曾祺散文继承的“旧传统”高度吻合了中国

散文传统的抒情闲适与载道功用。在中国现代文

学中，因为个体“人”的发现和“人”的本体矛盾，

“五四散文”彰显了多元复杂的审美形态，周作人

散文既有冲淡平和的“隐士”闲话，也有浮躁凌厉

的“叛徒”批判；鲁迅散文既有《野草》的“独语体”

也有《朝花夕拾》的“闲话风”，更有杂文的“载道

论”。汪曾祺说大概继承了“五四散文”的传统，我

们可以理解为，他在理论上承继了闲话风、独语

体、载道论这三种散文范式，但在散文创作的实

践现场，我们更多读到的是士大夫文人抒情传统

的闲适，而这些士大夫文人的闲适风也成为“里

下河散文”创作的主流形态与艺术范式。毕飞宇

认为汪曾祺的腔调就是业已灭绝的文人气和士

大夫气，毫无疑问也是里下河历史形成的地域文

化所拥有的；费振钟、刘仁前、庞余亮、周卫彬等

“土生土长”的里下河人对里下河共生性体验的

表达，既包含着社会人文的地理，也是经验的累

积和感觉的留存。某种意义上，汪曾祺开创了“里

下河散文”抒情传统并由他自己走向了成熟，他

的散文创作范式几乎投射在大部分“里下河散

文”作家作品中，对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

名单，如费振钟、夏坚勇、王干、徐可、汪政、刘仁

前、庞余亮、刘春龙、贾梦玮、王尧、毕飞宇、李明

官、陈社、姚正安、阙雅萍、何洪、周荣池、吴光辉、

赵日超、苏宁、徐霞、王三宝、杨守松、海马等。

里下河文学的新生长点

南通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范钦林认为，“里下

河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成就的一个集居高

地，成就于一种自然的文学生态环境与丰厚的历

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纵横经纬的渊源之中。这种文

学地理版图的集聚与成型还与里下河地域作家

对于地域文化的坚守与对于地域之外文化的接

受与吸纳等交流是分不开的。地域的历史文化形

态与自然地理特征与样态对于那些曾经生于斯

长于斯的文学家们具有着本质意义，使他们的文

学创作与其他地域特征的文学与文学流派的区

分具有了重要的地域识别度。不过由于时代发展

与变化速度之快难以想象，而且此类发展与变化

往往还带有某种颠覆性，因此任何抱残守缺的想

法都是当下文学发展跟上时代发展的重大威胁。

从里下河文学高地的现状来看，作家的成长过程

与作品创作过程也都还是一种自然进化的样态。

当然，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此类成长与创作模式

并没有什么不对，但从当代文学发展的角度来

看，这有点看天吃饭的特征，文学天才的产生往

往不太确定，这会给文学高地的再生产与保鲜带

来困难。由于有此类忧虑才会有文学高地的新生

长点问题的提出与讨论。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可

以考虑采取以下方法：一是项目制的预先创作管

理，这个目前应该正在做；二是高地内区域之间

作家与评论家的制度性合作与交流；三是引入

“创意写作”管理、培养与创作机制。落实好这三

项举措，应该会对于高地新的增长点的确立带来

新的视角。

武警广州指挥学院副教授郑润良认为，自

2013年以来，泰州文联围绕里下河文学流派组

织的多种活动、多项举措已经有效地使里下河文

学流派研究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评论家的重

视，成为近年来中国文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

现象。为了进一步扩大流派的影响，确保里下河

文学流派得以茁壮成长，建设里下河文学的新高

地，使里下河流派作家作品的影响进一步“走出

去”，必须寻求一个突破口。简单来说，就是要办

一个刊物——《里下河文学》，而后在该刊物的基

础上办微信公众号，甚至设立“里下河文学奖”。

通过诸多种方式扩大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影响，巩

固和扩大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者队伍，建立“里

下河文学共同体”，建设里下河文学新高地。

青年评论家程远图认为，“寻找新的生长点”

不单是里下河文学面临的重要命题，恐怕也困扰

着当下文学界，尤其困扰着在“影响的焦虑”下成

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们。“建设新的生长点”的问题

实际上可以转化为“里下河作家应以怎样的姿态

和方式介入新的时代”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作家普遍面

临的问题。尤其在这个媒介革命的时代，作家经

验、写作方式、审美取向出现高度同质化的状况，

在这种境况下，如何处理日渐淡化的地域经验，

如何把地域经验融入普遍性写作中，应该成为里

下河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需要特别思考的问

题。此外，历史感的匮乏似乎已经成为当下青年

写作的症候，实际上，地域经验和历史是

分不开的，缺乏历史感的地域经验恐怕

只能成为浮表的审美对象。在扎实的历

史修养、丰富的地域经验的基础

上进行写作，结合对时代及其变

化的准确认知和敏锐把握，或许

能使里下河文学走向

更广阔的未来。

（泰 汶）


